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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家”到 “庙”
———一个华北乡村庙会的仪式变迁①

上海全球观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盛　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赵旭东

　　摘要：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寺庙和宗族祠堂复兴在

全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笔者通过参加２００７年范庄的龙牌庙会，详尽地

描述范庄龙牌会的仪式过程，并与龙祖殿修建前的仪式进行比较，从仪式变迁的

角度来分析龙祖 殿 修 建 前 后 政 府、会 头 和 学 者 的 关 系。也 正 是 因 为 龙 祖 殿 的 修

建，才有了从 “家”到 “庙”的 过 程， “家”是 一 种 家 庭 的、内 部 的 表 征，而

“庙”是 公 共 的、外 部 的 表 征。从 家 到 庙，也 是 龙 牌 会 从 地 方 信 仰 向 公 共

事物———龙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家　庙　龙牌会　仪式

问题的提出：一个地点的学术史

范庄镇位于河北省赵县城东小滹沱河故道，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古镇，范庄村

处于镇中心。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范庄都会举行热闹的龙牌庙会，这一盛会不仅

仅是当地人民的节日，也吸引了不少中外专家学者的目光。最早研究范庄龙牌会

的是河北民俗学会的刘其印先生，据刘其印先生介绍１９９１年他来到范庄考察民

俗，当时范庄人给他介绍了二月二的龙牌会。

当刘其印见到龙牌上书一行字 “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时大感惊讶，

他认为这在中国各 地 龙 崇 拜 之 中 是 绝 无 仅 有 的，在 这 里 的 龙 神 并 不 是 龙 王 的 代

表，而是炎黄子孙所称的龙祖。② 中国自古以龙为帝王的象征， “真龙天子”早

已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名词，而且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刘

其印认为他发现了一块瑰宝，赞誉龙牌会是 “祖龙崇拜”和 “图腾崇拜”的活化

①

②

本论文的写作受到中国农业大学９８５工程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

目 “中国乡村社会状况调查”的资助，特此表示感谢。

笔者到范庄也和刘其印老师进行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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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刘其印，１９９７），① 并邀请了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 刘 铁 梁 教 授、北 京 大 学 高

丙中教授等一批民 俗 学 界 的 学 者 来 研 究 范 庄 龙 牌 会，由 此 便 揭 开 了 范 庄 龙 牌 会

１６年的学术研究史研究的序幕。

近１６年以来，也曾 有 许 多 外 国 学 者 到 范 庄 考 察 龙 牌 会，如 英 国 的 王 斯 福、

日本的龙川麻子、韩国郑然鹤等一批外国学者。② 最早的一批研究者主要集中在

河北民俗学会，他们在其内部发行的通讯 《风俗通》和 《河北省民俗学会简报》

中发表了大量与龙牌会相关的文章，如 《范庄二月二 “龙牌会”———龙崇拜的活

化石》（刘其印，１９９７）一文是刘其印对龙牌会研究的主要成果，阐述了范庄庆

祝 “二月二”节日与中国其他地方之不同，乃是设 “皇天大醮”进行敬祭，并简

要介绍了龙牌庙会的过程。刘其印还对诸多古籍中龙的表述做了一番查证，提出

范庄龙牌的特点是将 “龙”与 “老天爷”相提并论的。刘其印详细描述并分析了

范庄的勾龙传说，指出其是古春社节与二月二节的融合而形成的附会，但也认同

龙牌会具有多重价值与功能。随后又有许多当地和外地的学者参与到龙牌会的研

究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 《走进 “龙牌会”》（叶涛，１９９９）、《“龙牌会”初探》

（周虹，１９９６）、《赵县范庄镇 “二月二龙牌会”的由来》（武文祥等，２００１）、《中

国龙文化园地的一支奇葩》（张焕瑞，２００１）。这些文章都被列入河北省首届龙文

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之中，但是早期对龙牌会的这些考察偏向于民俗学方向，写

作风格也较为类似，主要是对龙牌会这一民俗活动的由来、过会盛况进行描写介

绍，初步研究了社区神、家神等概念以及专家学者到访范庄对龙牌会的影响。这

些早期研究对龙牌会的宣传起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也为龙牌会研究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

１９９５年，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刘铁梁等在范庄镇 南 庄 村 建 立 了 中 国 民 俗 学

会调研基地，自此 每 年 都 会 有 许 多 专 家 学 者 以 及 研 究 生、博 士 生 来 范 庄 庙 会 考

察，并与龙牌会组织者开研讨会，形成了每年到范庄庙会考察的惯例。１９９６年，

龙牌会的考察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包括英国王斯福教授在内的许多人类学者和

民俗学者到访范庄，由此 “龙牌会”在学术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成为继妙峰

山之后又一个庙会研究重地。

其中，陶立璠于１９９６年发表了 《民俗意识的回归》 （陶立璠，１９９６），文中

论述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状况，指出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中国民俗学完全处于一

①

②

但据岳永逸的调查，范庄龙 牌 最 早 也 是 源 于 求 雨，只 是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逐 渐 向 全 神 信

仰转化。
“范庄龙牌会记”中有详细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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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停滞状态，而在８０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民俗学研究的禁区逐

渐打破，各地、各民族的民俗活动普遍得到恢复。除介绍范庄龙牌会的由来和庙

会过程之外，提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信仰可以凝聚人们的精神、范庄 “龙牌

会”组织的传承具有号召力、“龙牌会”是道德净化场、“龙牌会”的仪式保护等

问题。正是此文使龙牌会正式成为学术公共领域关注的对象，具有一定影响力，

在范庄新建的龙祖殿前的石碑上所刻的 “范庄龙牌会记”的碑文中还有 “陶立璠

先生对范 庄 考 察 后 发 表 了 民 俗 意 识 的 回 归，并 题 词 礼 失 而 求 诸 野”这 样 的 文

字。① 同年，诸多人类学者、民俗学者从多种视角对龙 牌 会 进 行 了 丰 富 的 研 究。

如英国学者王斯福考察龙牌会之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发表题为 “农

民抑或公民———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问题” （王斯福，１９９６）的演讲，此

文是从范庄龙牌庙会的表演入手探讨中国是否存在农民民主传统，认为龙牌会象

征性的表演不可能成为民主制度，但它也有着其自身变迁和创新的历史，也象征

体系传递着传统权威。高丙中则从民间仪式与国家认同、龙祖殿的建造角度来考

察龙牌会，发表了 《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 （高丙中，２００１）、 《知识分子、

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高丙中，２００４）等论文。高丙中指出１９９６年范

庄讨论会中提到盖博物馆收藏代表农业文化的民俗及其实物，建议保护这里的活

生态民俗，而在事隔７年之后，这两位的建议被当地人结合进 “龙祖殿”的方案

里，龙牌会的信仰活动从临时建筑转移到固定建筑里了。“龙祖殿”是经过了政

府的规划的，在物理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中都拥有合法的身份，而此也是得益于

民俗学者的学术活动 （高丙中，２００４：１８）。在高丙中的另一篇文章 《一座博物

馆一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高丙中，２００６），指出龙

祖殿兼具博物馆和 庙 宇 之 名 从 创 意 到 启 动 再 到 完 成 整 个 过 程，包 含 着 学 界 的 参

与、村民的努力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与通融，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多种紧张关系在

这个情境中被缓和、解决的过程 （高丙中，２００６：１５４）。

刘铁梁的研究则是以范庄个案为中心，与其他个案相对照，探讨民间权威，

传统的复兴与调整，提出庙会类型问题和 “象征的村落个性”，进而提出尊重一

个村落的文化创造 和 文 化 选 择。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岳 永 逸 老 师 全 面 地 研 究 了 范 庄 庙

会，在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 《乡村庙会的多重叙事》 （岳永逸，２００５），

详细描述了龙牌会组织和仪式过程及其变化，分析了 “龙牌之龙”乃勾龙的不同

的解释文本，说明现今的龙牌会是有着不同程度的信仰群体、行政官员、地方精

英、外来者等多个异质性群体 “共谋”的结果，并反过来不同程度地满足了这些

① 碑文 “范庄龙牌会记”中列出此文的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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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需求。多样的解释文本 和 部 分 解 释 文 本 与 仪 式 实 践 之 间 的 错 位 在 使 “龙

牌”信仰表面上被强化的同时，也使其发生裂变。传统意义上的龙牌会在被不同

的群体改造和利用 的 同 时，渐 变 的 龙 牌 会 也 对 与 之 相 关 的 行 动 主 体 进 行 着 再 造

（岳永逸，２００５：１０１）。

笔者也曾从平权与等级、文化认同等角度来考察龙牌会，发表了 《中心的消

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与等级》（赵旭东，２００６）、《文化认同的危机与

身份界定的政治学》（赵旭东，２００７）等论文，主要是从龙牌会组织的角度出发

研究庙会表演中所体现的对权威中心建构和消解的过程，“庙会体现的是对乡村

神祇权威的建构，也隐含一种消解中心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于每个人都

可以参加的庙会表演，另一方面也体现于庙会组织本身，即庙会组织提倡在轮值

的所有会头之间维系一种平等以及责任分担的原则”（赵旭东，２００６：３１）。范庄

龙牌庙会的 “龙文化博物馆”使地方性信仰不断升级，不单单是地方上以及外来

知识分子相互 “合作”的 “功劳”，也有地方社会对于 “龙”文化认同的被动接

受和主动再造 （赵旭东，２００７：５５）。

笔者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各地存在一种寺庙复兴的趋势，像陈倩

所研究的浙江金华 的 黄 大 仙①是 为 了 吸 引 港 台 的 游 客 开 发 当 地 经 济 而 发 展 起 来

的，而且有的黄大仙的寺庙根本不是建立在其遗址之上，但政府也用各种说法承

认了这些寺庙的合法地位。而像四川某村川主庙②的复兴更是由于政府根据 “二

号文件”中的 “要发展经 济 和 发 展 旅 游 业”精 神，态 度 有 了 从 反 对 到 赞 成 的 改

变。国家组织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地方空间正在中国农村形成，这一空间可视为是

经济发展加速后的商品化社会的产物 （约翰·弗洛尔和帕米拉·利奥纳，２００１：

３０３）。换言之，一个处于国家与家庭之间、并外在于市场的 “地方空间”正在中

国农村出现，像川主庙的自我组织与龙牌会组织都是在这种 “地方空间”里得到

发展的例子。龙牌会也包含着国家对龙牌的重新界定，如 “龙文化”的意义，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标签等，如此一来就把龙牌会纳入到了国家控制领域之中。

综上是１６年来中外学者对龙牌会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学

者们从民俗学、人类学等各种角度对龙牌庙会仪式、龙牌会组织、龙祖殿修建、

龙牌会功能等多方面都有较为详细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翔实的研究资料，也是笔

者认识龙牌会的基础。但在过往学者的大部分研究中，一般都在强调政府、学者

外来的力量，而忽视了龙牌会组织者 （即会头）在面对政府和学者的表现。尤其

①

②

Ｓｅｌｉｎａ　Ｃｈｉｎｇ　Ｃｈａｎ，Ｔｅｍｐｌ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约翰·弗洛尔，帕米拉·利奥纳：《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活：以川主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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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龙祖殿这一事件中，会头们是推动整个过程的主角，他们一方面获得政府

和学界的认同，另一方面又筹措资金盖龙祖殿表达自己的意愿。而笔者正是想通

过对龙祖殿建成前后的仪式变迁来了解从 “家”到 “庙”这个过程中，国家 （或

者政府）、会头、老百姓是如何在共同的社会空间中达成共识，又是怎样表达其

自身的诉求的。

家里过会：一个仪式的过程

由于龙祖殿建成于２００３年，笔者将在２００３年以前 （不包括２００３年）界定

为在家里过会，２００３年以及以后为在庙里过会。笔者将根据２００７年在范庄的调

查，以及与罗小锁、罗振英、王二旦等会头以及龙牌会组织人员访谈所得的资料

结合起来论述家里过会的仪式。

在家里过会时，范庄龙牌会的习俗是将龙牌从前一年轮值的会头家中接到新

的轮值会头家里，整个仪式从二月初一持续到二月初六。龙牌会组织一般在过年

前的腊月初六开会讨论来年的龙牌会，这次会议主要是将龙牌庙会的组织提上议

程。过完年，正月初六才正式聚会商讨龙牌会的各种事项和分配各自的任务。自

此，龙牌会的准备工作正式拉开序幕，由于范庄人不过十五的元宵节，年后的盛

大节日就非龙牌会莫属，因此二月二龙牌庙会是范庄人特别重视的节日。

龙牌会的会头们将讨论到龙牌庙会过程中需要操办的事项以及可能出现的种

种问题。龙牌会的成员有１９名会头，按照惯例是抓阄决定轮值伺候龙牌，但遇

到特殊情况可以商量互换或调整秩序。凡是轮到伺候龙牌的年份，会头把龙牌接

回家后必须小心伺候龙牌 （包括上香、上贡和处理日常事物等），每逢初一、十

五会头要接待前来进香的信徒，并管理信徒所给的香火钱和供物，到下次轮值会

头交接时交账。

会头们需要做的 准 备 工 作 有 许 多，总 的 来 说 最 主 要 的 是 各 项 事 物 的 人 事 安

排。庙会 事 务 一 般 分 为 伙 房、戏 班、保 卫、烧 水、文 宣、烟 火、库 房、会 计 等

等，每项事务都会安排到专人负责。伙房主要负责庙会期间提供的免费粉条菜和

馒头的供应；戏班这一部分主要是负责与戏班联系和接待工作等；保卫工作主要

是指维持庙会期间的秩序；烧水是为了给来庙会的人提供水喝和洗涤伙房所用的

碗筷；文宣主要是负 责 书 写 和 张 贴 龙 牌 会 期 间 的 海 报 和 宣 传 的 彩 色 宣 传 标 语 等

等；烟火是负责龙牌会期间放炮和放烟花的采买和燃放；库房是负责供品 （包括

香、饼干、纸钱等）和龙牌会搭樵棚的工具的贮存；会计负责记录各项支出和香

客所捐的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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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头们一般都是男性，但是龙牌会期间也有许多工作需要由妇女来做，比如

制作精巧的贡品 （巧果）和祭拜仪式所需的道具 （如纸龙、纸元宝等）。这些工

作一般都是十分虔诚的中老年妇女义务性地为龙牌会帮忙，当地称作 “帮会”的

人或者 “行好的”，她们认为是为龙牌服务的。

准备工作是由会头和帮会的人一同进行的，在正月初六会头们开完会后便开

始陆续招募帮会人员一同开始前期准备。正月三十左右，主要是由男人把醮棚搭

设好，醮棚是用铁丝把竹子固定再盖上帆布搭的，方便搭建也十分简易。醮棚坐

北朝南，分正殿、北一殿、北二殿和北三殿。醮棚搭好后由专门的人指挥，按照

一定的秩序将平时贮藏在木箱中的诸神画像挂在醮棚中，这也叫做 “请神”，意

思是龙牌会并不 止 有 龙 神，而 且 宴 请 各 方 神 仙 来 贺。打 醮 也 是 道 教 中 的 传 统 仪

式，整个龙牌庙会与道教的仪式有诸多相似之处，据学者调查，早年的范庄庙会

并不称 “龙牌会”，而称作 “打醮”或 “龙牌大醮” （周虹，１９９６），并且当时的

龙牌体积远小于现在的大龙牌。

一切准备就绪，二月初一范庄人就迎来了龙牌会的第一天 “迎神”的日子。

早上九时左右众多帮会的男人将龙神从前任会头家请出，抬到 “龙轿”上，龙轿

是由金黄色的绸缎做的，上面贴有妇女们剪的龙图案的剪纸。初一当天会有当地

和周围地区的鼓队和文艺队来庙会表演，据当地人回忆有高跷、舞狮、秧歌等许

多节目表演。这些文艺队跟在龙轿的后面有序地排成一整列，整个迎龙的队伍足

有几里长，围着范庄镇的主要街道绕行一周。二月初一这天又是赶集的日子，铺

子、人特别的多，队伍所到之处更是热闹非凡，街边，甚至屋顶上都站满了人。

当地人说那时候人至少有四五万之多，当然只是估计的数字。“迎龙”仪式当属

龙牌会中最热闹的一环，参与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也最为热闹。十一点左右，

龙牌会被请到所搭的醮棚的正殿中，人们都拥进来祭拜上香，当地和外地请来的

唱经的人也是一队接一队，醮棚的每个殿都有很多的人上香，也会有专门看香的

人守在主要的神位前来接洽香客。等到中午时分，人们都到大伙房吃饭，由于龙

牌会期间戒五荤①，只提供简单的粉条菜和馒头，并且在大伙房吃饭一般是不要

钱的，但有时也会收２分钱／人。离醮棚不远处搭设了戏台，下午就有人唱戏了，

据当地人介绍在以前没有电视那时唱戏可热闹了，是村里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

他们声称有时唱 “好戏”有时候唱 “赖戏”。村民们说 “好戏”比 “赖戏”好听，

据了解这两个戏应该是两个剧种，但笔者认为可能是当地人根据喜好加了自己的

俗称。按照惯例，每天会有两台戏，从初一下午开始，到初五这天结束。而在醮

① 在当地五荤是指：酒、肉、葱、蒜、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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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这边，下午继续有人上香和文艺队的一些表演，但不如上午热闹了。

初二是 “二月二龙牌会”的正日子，一大早有许多来自各地的信徒来醮棚进

香，各乡镇的文艺队和鼓队也会赶来，鼓声雷鸣般地响，全镇都能听见，各文艺

队也都会拿出自己 的 看 家 本 事 来 吸 引 人 们 的 眼 球，每 个 文 艺 队 周 围 都 围 满 了 观

众，热闹非凡。当地的学校在龙牌会期间也会放假，孩子们更是找到了热闹的玩

处。醮棚的门永远都不够宽，进进出出的有进香的人也有只是来看热闹的人，孩

子们也跟着长辈学拜神，但是来上香的人主要是妇女，当地人认为家里的女人可

以代替全家人求福避灾，所以男性也可不必去拜神。正日子这天，会有许多外地

的信徒来上香、还 愿、看 香 等，据 人 们 说 龙 牌 十 分 灵 验，每 年 来 还 愿 的 人 十 分

多，还愿的人一般会捐上香火钱，香火钱有少有多，十块到几千块不等，这也是

庙会的主要收入。这些收入一般都足够龙牌会一年的开支，通常还会有些节余。

初二下午和上午的节目差不多，也是秧歌、鼓队、碌碡会等的表演以及两场戏。

河北一带有许多赶庙会的小贩，他们打听哪有庙会就去哪摆摊，他们有的初一就

赶到范庄了，有的 则 是 初 二 早 上 过 来 准 备 摊 点，有 卖 小 吃 的，也 有 卖 香 烛 纸 钱

的，也有许多给小孩子们玩的小游戏，比如说套玩具之类的。很多家长会带自己

的小孩到镇上庙会玩耍，龙牌会真正具有一个节日的功能。总之，庙会是品种丰

富，场面热闹。在初二的晚上，龙牌会还会组织人放焰火，快八点时开始放，刚

开始是一个一个地放，等到了八点时便一齐燃放，天空骤然布满绚丽的烟火。这

时人也到齐了，樵棚旁又围满了人，中间空出一块空地放焰火，围成一个大圈的

人们都抬头望着黑色的天空，期待有美丽的烟花绽放在空中。这也是小孩最喜欢

的节目之一，还小的孩子会骑在父亲的肩上看烟火。整个过程都洋溢着节日的气

氛，到此时龙牌庙 会 达 到 一 个 高 潮，范 庄 的 人 们 这 片 炫 目 的 烟 火 下 一 起 度 过 了

“二月二”龙抬头的节日。

初三这天，基本和初二这天差不多，有两台戏、有鼓班、秧歌队等助兴。这

天进香的香客仍不减少，有许多人是因为正日子初二这天人多太挤，有的老人身

体也不那么健朗了，就初三或者初四再来。庙里有专人 “看香”，看香是一门大

学问，看香人根据信徒上香时一把香的燃烧情况：比如说火的大小以及香灰的倒

向等，可以推测出信徒可能遇到的祸福。虽然看香有一种 “香图”可以依照，但

是信徒们认为不同的人道行不同，有的能看得准，有的看不准。信徒们会根据经

验和看香人的口碑来找自己信得过的人看香，如果灵验的话来年就会来还愿，而

且以后每年都会来龙牌会祭拜。初三人相对初一初二较少了，这天也会有妇女带

着小孩来 “扫堂”，扫堂一般是寄在龙牌的男孩子长到十二岁 （虚岁）时来向龙

牌致谢，类似于一种成年礼，但这里是指孩子以后能健康成长，龙牌保佑孩子不



从

﹃
家
﹄
到

﹃
庙
﹄———

一
个
华
北
乡
村
庙
会
的
仪
式
变
迁

１１７　　

会夭折。龙牌会期间每天都来上香的人并不多，一般来一次就足够了，外乡镇的

村民有时还会结 伴 来 庙 会 上 贡 祭 拜。这 时，庙 里 唱 经 的 妇 女 就 在 龙 牌 前 开 始 唱

经，笔者认为这种形式的唱经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欢迎仪

式。初三晚上也会有一场烟火表演，和初二一样。

初四上午仍然是与初三类似的情形，到下午１时左右，接龙牌回会头家的仪

式开始，先是向众人施舍米饭 （当地的米饭是用小米做的），当地人认为供过神

的米饭给孩子吃特别好，有一种 “剩孩”① 的说法，所以一般在场的人们都会用

小塑料袋子装一些带给家里孩子。舍饭之后由范庄本村鼓乐队和秧歌队在棚前表

演，焚化裱纸告神，移龙牌回龙轿，经一小时行进之后龙轿到达上年轮值会头家

街口，放双响炮仗。在一片欢乐的唢呐、鼓钹声伴奏下，龙牌重新安放在正房靠

北墙的位置上，再由妇女唱诵经文。龙牌请回会头家之后，醮棚里的神案前的供

品香火由女人们撤下来，撤之前也烧裱纸，口中念 “达 摩，阿 弥 陀 佛”②，之 后

便由指定挂神像的人主持把神的画像撤下来，按顺序放进木箱中。再由女人们把

收集香火钱的箱子 和 神 像 前 的 桌 子 搬 出 醮 棚 放 入 库 房，男 人 们 把 棚 里 的 电 灯 拆

下，然后把铁丝拆了，把竹子和油布都撤下来，用不到一小时的工夫，醮棚就拆

除了，这一仪式也称 “落棚”。这之后还有一个 “出水”的仪式，是指一部分帮

会人到一个地方，将一些米饭、纸钱烧给过路的小鬼们，人们相信请神的同时也

会吸引很多阴间的鬼魂，所以他们也要给鬼神一些贡品以安抚他们。在 “出水”

仪式举行时，留在龙牌的人们需要一直跪着，直到去 “出水”的人们回来，鸣炮

以示结束才能站起来。

初五基本无事，帮会和会头们也可以稍微缓一缓，稍事歇息。初六，上午有

许多妇女来 “套娃娃”。这是一个求子的仪式，一般是求男孩，但也有求女孩的。

套娃娃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笔者所访问过的每个人都说无比灵验。庙里的女人

用几根细的黑色纺线把铜钱穿起来，然后用三根长香撑着线头，然后在龙牌正中

的 “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的一行字从上到下来回摩擦，如果铜钱能被挂

住或者贴在龙牌 上 面，便 说 明 你 套 上 了。之 后 他 们 会 把 这 个 铜 钱 拿 给 求 子 的 妇

人，并嘱咐她往回 走 时 不 能 回 头 也 不 能 跟 人 说 话，要 不 就 不 灵 验 了。回 到 家 之

后，需把这枚铜钱挂在夫妇房间里，下一年准能生孩子。之后到下午时龙牌要被

移往下一个轮值会头的家里，当地俗称 “挪神”，仍然用龙轿，主要是在会头间

进行。这之后有一个 “圆坛”的仪式，妇女们将庙会期间信徒供奉的香纸分批烧

①

②

是笔者根据当地人发音记录的，不一定准确。

叶涛认为是 “南无，阿弥陀佛”，见 《走进 “龙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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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同时将她们自己叠的金银元宝一齐烧给神灵，并会唱送神的经文，这就标志

着整个龙牌会正式落幕。

龙祖殿的修建

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龙牌会属于被攻击的 “封建迷信”，所有的活动都转

为地下。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他们以民俗文化的形式重新出现，并定义龙

牌会不仅仅是迷信活动的场所，也是开展科技和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河北民俗

学者刘其印曾将龙牌会定义为龙文化，从而成为民族主义国家历史的有机组成部

分 （高丙中，２００６：１５９），这样一 来 龙 牌 会 完 成 了 身 份 的 蜕 化。１９９６年 范 庄 龙

牌庙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来自各国的学者、当地的新闻媒体以及从各

地赶来的村民着实热闹了一番，据当地人回忆这一年参加龙牌会的人数是记忆中

最多的一次。而且这年庙会的收入高达六万元，同年龙牌会花两万元雕刻了现存

的这块大龙牌。

也正是在１９９６年的范庄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建议盖博物馆，收藏代表

农业文化的民俗及其实物。在当时，这位学者应该很难想象这会在２００３年变成

现实。因为村民们每年搭棚，其实是在盖庙，只不过盖的是临时庙宇，在庙会后

不得不拆除，因为他们不能永久占据大棚下的地，也不能从政府部门获得建筑物

所需的文件。当会头从学者们提出的 “博物馆”这个名词得到启发后，他们才为

一个永久性的建筑的想法找到了现实的方案。会头们把盖博物馆这个想法认真施

行了起 来，史 振 珠 在 当 选 为 龙 牌 会 会 长 之 后 就 积 极 张 罗 起 这 件 事 （高 丙 中，

２００６：１６３）。龙祖殿的修建自２０００年提上议程，会头们从学者处借鉴将龙牌会

定义为龙文化遗产，然后向村里申请盖博物馆的土地并得到了批准，但这并不是

国家投资的项目，对于建龙祖殿政府实际上不拿一分钱。

龙祖殿是靠龙牌会的积蓄，以及村民和各地乡镇的捐款等资金而修建起来，

为此２００７年年初还立了一块功德碑，会长还嘱咐作了龙祖殿功德碑记，如下：

龙祖殿功德碑记①

建龙祖殿功德碑民俗民风尽国珍，梅花露放吐新龙文园里有奇葩艳。人

间永葆和谐春，社会各界同心赞，光大发扬、前程似锦。等资捐款齐发奋，

刻石立碑诏后人。凯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一仟、马广英钢带厂三佰、范庄国

税局三佰、范庄医院三佰、赵县四中三佰、范庄供电所刑耀辉三佰、范庄镇

① 碑文本无标点，是本文作者加标点以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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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佰、石家庄中林炭业有限公司两佰、北口李三加油站两佰、梨园食品加

工厂两佰、范庄地税局两佰、石家庄罐头厂两佰、范庄工商所两佰、范庄信

用社两佰、范庄农业银行两佰、梨园中学两佰、范庄药材批发站玲利军雅马

哈专卖一佰、众 信 车 行 一 佰、范 庄 造 纸 厂 李 银 录 一 佰、耿 虎 印 化 肥 门 市 一

佰、曹英志铁塔厂一佰、范庄兽医站一佰、丹麦博格五佰、北京东岳庙民俗

博物馆两佰、北京大学刘铁良两佰、赵县王明两佰、北京大学一佰、北大人

文考察队一佰、北京大学高丙中一佰、黑龙江大庆市岳秀兰一佰、湖南礼县

宋泽贵一佰、郜庄郜俊瑞一佰、范庄镇一仟、谢庄乡一仟、北中马乡一仟、

南柏舍镇一 仟、北 王 里 镇 一 仟、圪 塔 头 乡 一 仟、王 西 章 乡 一 仟、高 村 乡 一

仟、大夫庄乡一仟、大安乡一仟、韩村镇一仟、赵州镇一仟、杨户乡一仟、

范庄村三佰、南庄村两佰、孝友村两佰、曹庄村两佰、常信营村两佰、南花

邱一佰、西北邱一佰、北 花 邱 一 佰、张 家 庄 一 佰、高 军 英 二 仟、罗 小 瑞 一

仟、谷贵祥一仟、罗小锁一仟、史振珠一仟、田银庆一仟、刘英朝一仟、史

益友一仟、李东杰八佰、李志朝八佰、贾志广七佰、刘苏军六佰、刘增现五

佰、曹英志三佰、李大旦三佰、张苏辰三佰、武小九三佰、张少军三佰、刑

同彬三佰、安建国三佰、史文波三佰、史红波三佰、武贵良三佰、罗小黑三

佰、安建彬三佰、安小五三佰、刘京魁三佰、李林成一佰、陈保图一佰、张

焕瑞一佰、刘子宽一佰、曹志强一佰、武月军一佰、史孟辰一佰、范率平一

佰、刘艮科一佰、刘建伟一佰、刘存珠一佰、武贵香一佰、唐一兵一佰、齐

晓华一佰、安小四一佰、武令花一佰、罗军辉一佰、武小六一佰、刘二见一

佰、罗瑞华一佰、许明增一佰。

捐资佰元以上碑记功德芳名

岁末丁亥元月范庄龙牌会敬立

　　这块功德碑上的碑文十分特殊，上书捐资百元以上的人名及其所属单位，并

详细记载捐款数目，如 “北京大学高丙中一佰”，笔者研究发现，其捐款人员覆

盖面相当广，有学者、乡政府、村民、会头、外地信徒等等。会头修建此碑在当

地所引起的争议也相当大，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但会头们认为可以宣传

范庄龙牌会的影响 范 围 十 分 广 泛。当 笔 者 与 会 长 进 行 访 谈 时 问 到 碑 文 出 自 谁 手

时，会头说 “不外露”，也就是不说给外人听的意思，对此有所保留的原因可能

是碑文内容较为敏感的缘故。

笔者与会头进行访谈提及龙祖殿的修建一共花费了２６万元，以前龙牌会里

留下大概５万元，再依靠会头、各乡镇以及个人的捐款才得以修建起来，还有一

部分是借贷的钱，之后每年龙牌会所积累的钱都要用于还借贷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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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而且批准建的是建博物馆，但向村民募捐却说的是建庙，博物馆的名义

下有批件，却没有土地和资金；庙的名义下有村民同意的土地占用、大量捐款和

信用，却没有合法身份。建筑物只能是一个，那么它必须是博物馆，也是庙宇。

经过龙牌会组织者 的 运 作，博 物 馆 和 庙 宇 结 合 的 方 案 得 到 了 各 方 面 的 支 持 或 谅

解、默许，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龙牌会期间在范庄先后举行的

“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奠基仪式”和县政府主持剪彩的 “龙祖殿落成礼暨赵州

龙文化博物馆揭牌仪式”（高丙中，２００６：１６４）。

大殿的名称是 “龙祖殿”，大门两边有两块招牌： “河北省范庄 龙 牌 会”和

“中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单从这两个牌匾就可以了解到龙祖殿的双重含义：对

政府部门来说龙祖殿是博物馆，而对村民们而言却是一座庙宇。村里以修建博物

馆的理由给龙祖殿的修建批了地，但龙祖殿南面１００米处还有两个小型的木材厂

和修配厂不愿意搬走，他们认为龙牌会并没有权利占据他们已经建好的厂房。村

里也只是批了地，但是具体的协调工作由龙牌会来做。因此，龙祖殿只完成了首

期工程，但据会头们说仍有计划再进行扩建。而且赵县的柏林寺十分有名，是一

个寺院群落型建 筑，会 头 们 也 有 依 照 柏 林 寺 建 龙 祖 殿 的 想 法。龙 祖 殿 修 建 好 之

后，２００７年初立的石碑上的范庄龙牌会记很好的描述了范庄龙祖殿的修建过程。

而龙祖殿前的左侧石碑上的范庄龙祖殿记则将口头流传的勾龙传说落实于文字，

也成为了其成为龙文化信仰的基础，并将继续传承后世。尽管学者质疑勾龙传说

的真实性，但会头们还是认定这个传说就是范庄龙牌会的由来。

范庄龙祖殿记

水有源树有根龙祖功德永铭心，传人不忘祖先志建庙立碑献忠魂。据传

说范庄古地是勾龙疗养生息与敌奋战之地，自有盘古开天辟地造万物人类有

了部落首领。共工氏人面蛇身能耐极大，带领部落人群以狩猎为生。因保护

地盘与入侵敌颛顼征战不胜，怒触不周山其子勾龙带领部落人群逃难到范庄

一带，另辟领地开荒造田培植五谷，筑巢居开始以五谷为食安居生活丰衣足

食日渐昌盛。颛顼侵吞野心不死，再度犯境且以勾龙交出权位，否则踏平部

落来威胁。为拯救部落人群勾龙化白气变白蛾飘然而去，斗转星移时过景迁

数年如闪电过。但人们仍情怀依然，每年正月下旬范庄一带都会有白蛾翩翩

飞来安然入户。人们认定是龙祖显圣，望乡有词为证，龙神州大地任飞腾施

隆恩润泽万物 生，龙 长 江 黄 河 现 巨 形，怒 且 视 专 察 事 不 平，龙 中 华 民 族 之

家，象征化蛾归以示恋乡情。范庄是勾龙的故乡，范庄人是勾龙的后人，为

迎祖回望范庄人 设 龙 牌 以 供 奉，建 庙 立 碑 以 敬 龙 寻 根 祭 祖 以 示 对 先 人 的 尊

崇，龙牌既是勾龙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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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会长史振珠副会长刘苏军罗小黑成员罗小锁田银庆

岁末丁亥元月范庄龙牌会敬立

知识分子提出建博物馆的建议，会头积极采纳并根据自己的意愿改造了这个

想法，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会头与国家之间存在地方空间的共同利益。在这基础

之上，会头又在尽力自我表达，比如向村民募捐盖庙。庙也好，博物馆也罢，都

是指 “龙祖殿”，会头不自觉地运用了 “双名制”这一政治手段，但也必须是在

有一定的 “地方空间”的前提下才变为一种现实。如此一来，加上浙江金华黄大

仙、四川川主庙、福建祠堂的复兴都或多或少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具体到每一个

地方，各地方的情 况 又 各 不 一 样。而 且 在 这 其 中，经 济 因 素 也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一

点，浙江金华的黄 大 仙 庙 的 发 展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为 了 吸 引 港 台 游 客，加 强 两 岸 交

流；四川川主庙也是以发展当地旅游业为名而重建；龙牌会的会头和当地政府也

想以 “龙文化”的为名吸引民俗旅游的游客。

就这样，在知识分子、会头和国家共同作用下，龙祖殿建成了。知识分子给

了会头盖博物馆的启示，然后会头作为牵引国家与村民的桥梁，一边愿意接受龙

文化的界定，并申请盖博物馆，另一边又对村民说要盖庙捐款。由此会头与政府

机关达成了在 “地方空间”下的共同利益，因此，国家对盖庙一事也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了。老百姓则是祈求拥有一种稳定的信仰寄托，如此一来，国家所期望的

社会稳定的控制作用也实现了。这样，农民找到了如何既与政府保持一致，又独

立于政府表达自己的方式。龙祖殿的修建也使一年一度的龙牌庙会仪式过程也发

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庙里过会

２００３年比较特殊，龙祖殿落成，也是龙牌搬新家的年头。２００２年是罗小锁

会头当值的年份，２００３年龙牌庙会与之前家里过会最大的 不 同 是，将 龙 牌 从 家

中请到龙祖殿之后就不需要再挪动了，因此迎龙仪式实际上就是将龙牌从会头罗

小锁家迎至龙祖殿中。然后，新一年的轮值会头搬到庙旁盖的两间小屋居住来伺

候龙牌。而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的范庄龙牌庙会，因为有了龙祖殿，龙牌没有必要

再来回移动，龙牌会就取消了初一的 “迎龙”仪式，而迎龙仪式几乎是龙牌会最

重要也是最 热 闹 的 仪 式 过 程，这 就 是 龙 牌 会 的 热 闹 程 度 一 年 不 如 一 年 的 重 要

原因。

但是在２００７年，龙牌会的组织者们又发明了一种新的 “迎龙”仪式，让龙

牌会再次热闹起来了。２００７年３月，笔者到访了范庄庙会，３月１８日这天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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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九，因今年农历一月只有二十九天，是龙牌会开始的前一天。龙牌会的醮

棚早已搭好，众神画像也早已挂入龙祖殿和醮棚中。在庙中过会所搭的醮棚与家

里过会时不同，是 以 龙 祖 殿 为 正 殿，醮 棚 接 着 向 北 搭 建 北 一 殿、北 二 殿 和 北 三

殿，如图一所示。龙祖殿坐北朝南，此图为俯视图，详细标明了各殿位置，殿中

墙上所挂神像位置以及标示其悬挂顺序。正殿的龙牌、北一殿的三皇、北二殿的

玉皇以及北三殿的关公这几处地方是 “看香”最主要的地方，也就是香客贡献钱

物求福问灾的地方。

图１　龙祖殿、醮棚神位图

注：此图只为展示龙牌会醮棚与龙祖殿的位置关系及其中主要神像的位置，其中上、中、

下八仙是东西两边各四幅用１、２标识，“无”表示此处没有挂神像。当 地 有 俗 语 “搅 搅 缸 不

生疮，搅搅瓮不生病”，所以龙祖殿东西两侧放有水缸。

龙祖殿神像摆放 的 顺 序 在 当 地 有 一 套 传 统 的 做 法，据 说 是 从 老 一 辈 传 下 来

的。专门负责神像的刘晓辉有一本小册子，其中详细记载了神像的摆放顺序，细

目照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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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棚供奉诸神如下

龙棚北正三皇之位 （天皇、地皇、人皇）

三圣常放上边三诸

龙棚北一殿　自东往西：山神、天王、天王、三皇之位、天王、地 王、

河神、北方老祖

自东往西／殿南：南海三大士、东师、西象、南海大士、观 音 菩 萨、菩

萨、三皇姑

新添：西南、送子观音 （共１８诸）

龙棚北二殿　自东往西

正中间：五圣母、药王、玉皇、玉皇大帝、药圣、中星老祖

二殿东边　自北往南：天发、地发、水发

棚布东边：闪电娘娘、雷公

二殿西边　自北往南：刘师、温师、赵师、马师

棚布西边：风伯、雨师 （共１８诸）

龙棚北三殿　正、自东往西：毕肖、珠肖、云肖、关平、关爷、周仓

（菩萨宝殿）———经常用，放上边

北三殿南　自东往西：眼光奶奶、送生奶奶、班珍奶奶 （共１５诸）

龙棚东诸 神 位　自 北 往 南：东 方 老 祖、氏 土 貉 凶、奎 水 狼 凶、鬼 金 羊

凶、心月狐凶、觜火猴凶、牛金牛凶、亢金龙凶、虚日鼠凶、翼火蛇凶、危

月燕凶、柳土 獐 凶、女 土 蝠 凶、扁 鹊、张 仲 景、华 佗、葛 洪、孙 思 邈、药

王、陶洪景、五仲凯、李时珍、王 清 任、北 海 龙 王、西 海 龙 王、南 海 龙 王、

东海龙王、马王 （共２７诸）

龙棚东正南　自东往西：南方老祖、土地、门神

龙棚西诸 神 位　自 北 往 南：张 月 鹿 吉、井 水 犴 吉、房 日 兔 吉、角 木 蛟

吉、毕月乌吉、斗木獬吉、室火猪吉、箕水豹吉、轸水蚓吉、尾火虎吉、娄

金狗吉、昴 日 鸡 吉、壁 水 俞 吉、星 日 马 吉、胃 土 雉 吉、参 水 猿 吉、西 方 老

祖、牛王、城隍 庙、过 金 桥、渡 银 河、索 浪 桥、望 乡 台、桂 也、三 天 望 亲

人、（１～１０）殿、阎君牛王、西方老祖 （共３５诸）

龙棚西正南　自东往西：门神、城隍

龙棚前殿诸 神　正 堂　自 东 往 西：弥 勒 佛、老 君、佛 祖、圣 人、西 方

老祖

前殿东　自 北 往 南：李 靖、哪 吒、毛 遂、王 坛、成 鬼、吕 洞 宾、何 仙

姑、铁拐李、韩湘子、王敦、刘玲、杜康、日值、日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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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祖殿正殿　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

前殿西　自北往南：孙膑、二郎、六日香神、白元、张果老、蓝 采 和、

汉钟离、曹国舅、刘海、精少堂、柳树精、苗庆、时值、夜游神 （共３３诸）

２００３年新添龙牌后面：送子观音

龙棚外：东财神、灶王、主席像 （已无）

南边有一神棚：北面火神、西面路神、南面鬼王

抄自２０００年二月二日龙棚实况 （总计１５１诸）

　　但是，据笔者观察，实际摆放的神像与记录还是有较大的出入，比如凶系列

是自南往北安放的，而吉系列更是比较杂乱，顺序打乱了，而且与周易二十八星

宿①不相符，有几个凶系神像在范庄却变成吉系神像了。准确的二十八宿的顺序

应是：虚日鼠凶、危月燕凶、室火猪吉、壁水俞吉、奎水狼凶、娄金狗吉、胃土

雉吉、昴日鸡凶、毕月乌吉、觜火猴凶、参水猿凶、井水犴吉、鬼金羊凶、柳土

獐凶、星日马凶、张月鹿吉、翼火蛇凶、轸水蚓吉、角木蛟吉、亢金龙凶、氏土

貉凶、房日兔吉、心月狐凶、尾火虎吉、箕水豹吉、斗木獬吉、牛金牛凶、女土

蝠凶。将此与刘晓辉手册中的顺序相对照，便可清楚了解其异同。

由此可以看出，民间信仰的神源自古籍，但又会在传承过程中不克求精准，

在模仿或者传播的过程中疏忽或遗漏，这是无法避免的。同时，在刘晓辉的小册

子和画像上都有许多错字，尽管笔者尽力修正，但这也有可能影响所记录材料的

准确性。据村民和学者介绍，２００７年以前龙牌会还 供 过 毛 主 席 的 神 像，但 不 是

画的神像而是那种常见的印刷品，在刘晓辉的小册子中也有体现，上面记录神棚

外的神像中有主席像，但在后面括号里却注明了 “已无”二字。在全国各地，对

毛主席画像和塑像进行祭拜的例子不在少数，但是龙牌会长史振珠介绍说，主席

像在之前一直是有供奉的，但今年毛主席画像被撤下来是因为县文化局派人指示

说不许挂毛主席的画像。

据刘明慧 （龙牌会中重要的帮会人）介绍，以前范庄龙牌会的神像多达三百

多幅，但是因为革命和破除迷信等被没收和烧毁了许多。但是范庄周边庄镇有许

多画神像的工匠，龙牌会的神像也在逐年增加，这在刘晓辉的记录中也有体现。

另外，也可以看到一部分画像颜色鲜艳，是新画的但并不一定都是新添的。当地

有一种说法叫给神穿新衣裳，指神像旧了或者破了，人们就会请工匠按照旧的神

① 二十八宿原是二十八星宿 的 名 称，古 代 的 人 因 晚 上 没 有 太 阳 来 确 定 方 位，因 此 利 用

二十八宿 星 来 辨 认 方 向。二 十 八 宿 星 依 序 为：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

参、井、鬼、柳、星、张、翼、轸、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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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再画一幅一模一样的。龙牌会中所供神像既有佛教的观音、佛祖，也有道教的

玉皇、奶奶、关公，还 有 许 多 历 史 上 的 名 医 名 人，将 中 国 信 仰 主 体 的 佛 教、道

教、民间宗教结合在了一起，但之间并没有任何冲突，各路神仙各司其职，这一

点在国内诸多民间庙会都有体现。充分展示了中国百姓信仰讲究的实用性，不管

是哪路神仙，能保佑显灵就会供奉上香。

龙祖殿外西边棚布上的十殿系列的神像与其他人物系列的神像有很大不同，

是关生死因果报应的图画，其中有许多血腥、暴力阎王殿的展示。笔者注意到来

龙牌会的小孩子会对这些画像产生兴趣，向其长辈询问这些图画的意思，他们通

常被告知要在生前做好人，死后才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是对儿童的世界观、

道德观的一种教育形式，也是社会化的一种途径，其影响不可小觑。同样对于接

受这种鬼神观念的成年人而言，这些画像也是起着一定的警示作用。

笔者在范庄调查时还发现范庄村民家里一般都供有 “家神”，所谓家神并不

指独有的神，也是基本的灶王、财神、土地一类的。但是范庄当地还有一种特殊

的神像，是将多 种 神 明 放 在 一 张 图 里，依 照 一 定 的 秩 序 层 叠 起 来，有 二、三 层

的，也有多达十一层的。笔者到访史兴彩家见到了十一层神像，据史兴彩介绍她

家的神像是在一个六层的神像的基础上加了五层，才变成现在的样子。在另一家

罗振英家的神像也是近十层，但是顺序与史兴彩家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跟画神

像的工匠也有一定的关系，而像史兴彩这种灵媒则是自己设计的神像的顺序再请

工匠作画的。这种多层的神像，可以把众神聚在一起供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是一种精简的方法，有利于节约资源。在 《“龙牌会”初探》一文中，也谈到了

这种家神，周虹 （１９９６）认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龙牌会醮棚内的百神画像，其

实是范庄农民在特定的时间，把众多家神搬来与龙牌一起共祭” （周 虹，１９９６：

４９）。

笔者还注意到龙祖殿两旁立着两块碑，左边的碑背面是在前文中提到过是功

德碑记，而其正面是范庄龙祖殿记，这段文字意在表述范庄龙牌会的由来，其表

述方式很有当地的风格，前几句是压韵式的但后面慢慢变成了白话文，看起来有

些不伦不类的，笔者仔细将这段碑文与 “走近 ‘龙牌会’”等文中对范庄龙牌会

的介绍相对照，发现极为相似。前文提到访谈会长史振珠说碑文的作者不外露，

但碑文刻在石上将留传后世千百年，范庄龙祖殿前的碑文有点太过于轻率了。

右边的碑正面书写着 “范庄龙牌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落款是河北省人

民政府。其背面是范庄龙牌会记：

范庄龙牌会记

勾龙故里范庄村龙恩永驻传人心老辈传下龙牌会千古流芳，到如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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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东风劲枯木发芽竹生笋龙乡传人将祖祭。百花艳放龙苑春龙乡范庄位于

赵州城东四十里 滹 沱 河 故 道，范 庄 人 崇 龙 敬 龙 活 动 虽 史 料 无 载 一 直 代 代 传

承。每年农历二月二在敬祖恩亲时搭醮祭祖庙会活动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规模

宏大，仪式完整其号召力和凝聚力在我国二月二节俗中绝无仅有。改革开放

以来，范庄龙牌会受到赵县历届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一九九二年，河北省民

俗学会秘书长兼副会长刘其印到范庄考察，发表了二月二龙牌会是活化石活

标本，誉龙牌会是国宝不亚于赵州桥。一九九三年，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刘

铁梁到范庄考察，定范庄为国家民俗调研基地，称自己是范庄荣誉村民。陶

立璠先 生 对 范 庄 考 察 后 发 表 了 民 俗 意 识 的 回 归，并 题 词 礼 失 而 求 诸 野。

二〇〇〇年，县委书记李南东在县长王俊林副县长刘进堂赵祥军陪同下主持

了龙祖殿奠基仪式。二〇〇二年，龙祖殿在各级政府关注和支持下落成，龙

牌由家供奉转入殿供奉。这些年来到范庄考察的专家学者、国际友人及媒体

从未间断，刘奎力、郑一民、高丙中、吕增良、袁学俊、路继舜、梁勇、李

建苏、段宝林、贾芝苑、利金锦子、赵旭东、王铭铭、刑莉、贺学军、郭玉

华、英国王斯福、美国林思安、日本龙川麻子、韩国郑然鹤、丹麦博格等先

后来到范庄考察，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民族大学等十多所高等学府

都派人来范庄考察，中国历史博物馆也都到范庄考察龙牌会。中央电视台、

地方电视台、台湾电视台及多家报社刊物都派人到范庄采访，并进行了专题

报道。他们的现场录像资料对龙牌会在龙文化园地中所起的作用做出了高度

的评价。二〇〇五年，龙牌会通过省民间文化保护研究所组织专家组评审，

被列入石家庄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二〇〇六年３月被河北省

人民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确认为河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并由省民保所向国家文化部申报国家级核批。同年，范庄龙牌会会长

史振珠参加了中 国 民 俗 学 会 例 会，会 上 范 庄 龙 牌 会 正 式 成 为 中 国 民 俗 学 会

会员。

岁末丁亥元月

范庄龙牌会敬立

这段碑文与龙祖殿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应该是出自同一个人手笔。据笔者了

解，范庄本地有不少 “秀才”式的人物，在刘晓辉记录神像位置的小册子上还有

不少宣传范庄龙牌会的对联，如 “古镇设醮古俗古风古流传，传人祭祖龙情龙韵

龙文化”、“龙牌神韵古代传千古，龙的传人永远心连心”；还有一些宣传用的语

句，如 “民俗民风弘扬民族文化”、“觅民俗采古风五湖挚交会故土”、“龙乡龙里

振奋龙的精神”等等。这些地方文化精英在这方面就能发挥作用，帮助龙牌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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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多的社会认同，他们所创造的语句在宣传范庄龙牌会的龙文化、龙精神及其

影响力等等。

而在左碑旁边支着几块木板，上面的海报上面写着龙牌会的组织机构，今年

的人事安排如下：

二月二龙牌会庙会组织机构

会长：史振珠

副会长：刘苏军、刘英朝、罗小黑

女会长：史兴彩、米秋改

筹备会人员：

刘存珠、刘永建、刘苏军、罗小黑

田银庆、罗瑞华、谷增群、武小九

罗小锁、刘英朝、王春辉、刘二建

高军英、刘增献、赵小三、武茂臣

张成瑞、王秉军、刘胜改、史兴彩

米秋改、刘京魁、刘荣昌、武振奇

王保林、刘吉皂、刘金诺、武增羌

刘晓辉、武士英

各班负责人

龙棚：王春辉、刘兆鹏、高军英、武士英、刘二件、刘晓辉、武联贞

伙房：谷增群、罗小瑞、田二小

什好：李大旦、武小九

戏班：田银庆、刘增献

保卫：罗小黑、刘英朝

烧水：罗振英

文宣：罗小锁、王文全

烟火：刘苏军、田银庆、张成瑞、王兵军、孙黑旦

库房：罗瑞华、孙苟子、郭春发

会计：武小九、刘菓昌、武瑞杰、武振奇、王保林、李志民

一旁还有注明村民为龙牌会捐菜捐钱的明细海报，这些事物公开都意在展示

龙牌会的公开透明性。龙祖 殿 上 方 还 悬 挂 着 “炎 黄 子 孙 都 是 龙 的 传 人”大 型 横

幅，龙祖殿前的院子里还树着迎风飞舞的龙旗，显得气势磅礴。

二月初一的早上，广播就已经开始宣读各种龙牌会的信息。初一早上６点村

民们开始戒五荤，８点左右，人们慢慢聚集到龙祖殿前等待仪式的开始，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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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会也陆续赶到，还有河北电视台与赵县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们也到达了。这天燕

赵都市报组织传统民俗体 验 游 的 团 队 的 到 访，也 给 龙 牌 会 增 添 了 不 少 “人 气”。

会长们也在安排执行仪式的人员到位，到９时左右，由帮会的妇女齐唱 “请龙牌

经”之后，十 几 个 男 人 一 齐 把 龙 牌 从 龙 祖 殿 中 抬 出 来 安 放 到 之 前 装 饰 好 的 龙

轿里。

请龙牌经

净手拈香祥经开　请上龙牌一炷来　念声弥陀黄云起　空中现出宝莲台

皇帝万岁万万岁　真经展展展放开　安坛老祖安下坐　众佛众祖两边排

合坛老祖安下坐　千佛万祖两边排　金镶木鱼手中端　七字佛法念几番

领了龙祖珍保好　真香就抱龙牌安　东北角上龙扎下　西北角上万层山

阿佛出在西游记　竞度出在苦海湾　左护神右护神　一切灾苦化灰尘

炉里烧香香三炷　真香安住龙牌神

当一切准备就绪，由范庄鼓队领头，接着便是龙轿，龙轿周围围满了人，有

抬着龙轿的几组人还有许多坐在旁边的小孩，龙轿前面有一群虔诚的妇人倒退着

走，并走一段时间就停下来对龙牌膜拜。龙轿后跟着众多各县、村的花会，形成

一个长队，足有一 公 里 长。队 伍 最 前 面 有 专 人 放 炮，行 进 在 范 庄 镇 的 主 要 街 道

上，道路两旁的人 们 引 颈 相 望，小 孩 子 们 骑 在 父 母 的 肩 头 观 看，随 着 震 耳 的 鼓

声，整个范庄镇都 热 闹 起 来 了。初 一 这 天 恰 逢 集 市，街 道 上 有 许 多 小 贩 摆 着 摊

点，在龙祖殿后边的市场有一个小型游乐园，里面有许多游戏，像旋转木马和开

飞机都是小孩子们喜欢的，这些都使得整个庙会更加热闹了。队伍的最后，由一

个妇女拖着一个滚动的轮子，后面有一个戴墨镜的男了拿着一根长长的鞭子一边

走一边往前甩。在王斯福的讲演论文中提到这个场景与龙牌会仪式盛况时，他认

为 “集会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展示和组织能力的示威” （王 斯 福，１９９６：５７２）。

记者们争相拍摄仪式的盛况，都抢着占据最好的拍摄地点，有的甚至爬到了村民

的房顶上，但是范庄的人们也不会因为记者的拍摄而觉得有任何异常，范庄龙牌

会的声名远播对他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只是忘我地投入到仪式的盛会之中。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９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天正好有日食出现。恰巧在范庄是多

云间晴的天气，太阳一会躲入云中，一会又出来露露脸。起初没有人注意到，但

是还是有细心的人发现日食的出现，很多人都争相抬头往天上看，但这时龙轿的

行进速度也大大 减 慢，常 常 停 留 较 长 的 时 间 不 前 进，笔 者 猜 想 这 是 否 与 日 食 有

关。后来笔者访问 过 几 位 帮 会 的 人，他 们 都 认 为 这 天 遇 上 日 食 兆 头 不 好，不 圆

满。与中国传统观念相关，自古中国人认为日食、月食都是不好的征兆。学界也

有许多学者发表文章讨论范庄对龙牌的祭祀到底是不是迷信，但大多数学者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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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跪拜与进香是中国传统的仪式形式，并不能一味地凭这点来界定是否是迷信。

刘其印在龙祖殿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地强调了这点，认为范庄龙牌庙会主要弘

扬龙文化，而不是宣扬迷信思想。

在１１时，龙牌游行的队伍回到龙祖殿，早已有帮会的妇女在殿内跪候龙牌，

再由帮会的男人们将龙牌归回原位，又开始了新一番唱经的仪式，此时进香的人

们不断地涌入殿内，看香的帮会妇女也忙个不停。当地人有个说法，龙牌必须在

９时左右抬出，而１１点之前必须回来，否则不吉利。而花会 则 在 殿 前 的 广 场 上

各显本事，拿出其看家本领以吸引与会的人们驻足观看。１２时，所 有 人 员 都 到

大伙房吃饭，大伙房今年用了四个灶，排成一排煮着大锅的粉条菜，同时供应许

多馒头。大伙房设 在 市 场 院 子 的 空 地 里，人 们 取 了 碗 盛 了 菜 之 后 拿 着 馒 头 蹲 着

吃，在最热闹的时候大伙房可以提供几万人的饮食。

下午继续有花会的表演和戏班的表演，但没有特别的仪式了，人们进完香也

渐渐散去，初一的仪式基本结束。龙牌会安排几个会头在庙会期间分日子值班，

以防有紧急情 况 的 发 生。但 一 般 而 言，不 会 有 什 么 问 题，龙 牌 会 期 间 虽 然 人 很

多，但秩序井然，村民们骑自行车过来基本都不上锁，也不会丢车，但是如果是

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这种幸运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同行的河北经济电视台的

王磊介绍说他的摩托车在那放了一天忘锁了，也没有问题。迎龙仪式的当天有一

些人在龙祖殿的入口处发放传单，是宣传类似 “美女夜谈”的广告，发短信打电

话到某某号码之类的，这类传单大都发给男人，他们也就是接过来看看，有的随

手就扔掉了，一路上有不少这种纸片。初二这天是龙牌会的正日子，也是８点左

右就开始热闹起来，照例是花会，但比前一天少一些，但是整个广场上还是人山

人海，热闹非凡。值得一提的是范庄村的夕阳红秧歌队，以老年妇女为主，老太

太们穿着粉色的衣裳化了一些妆，手持着两把折扇，是范庄一道亮丽的风景。他

们自始至终地庆祝着范庄龙牌会，而其他许多花会只是来一两场。笔者提出给其

中一位头发发白的老太太照相时，她亲切地摆了一个很漂亮的造型，显现出别样

的美丽。

花会给龙牌会增添了许多娱乐的成分，庙会是一种 “娱神娱人”的活动，各

得所需。但是笔者并没有看到前人学者们曾参加过的龙牌会中提到的高跷、“大

宋遗风”式的节目等，相反地花会的表演略显单一，村民也反映花会没有前些年

热闹了。但会长介绍说，今年来了３０多个花会，但笔者数过到会的花会最多不

超过２０个。正会这天一大早，有一辆满载乘客的大巴从石家庄来到龙牌会，笔

者采访了司机得知他们是自己组织到各个庙会的团体，在报纸上看到说范庄有龙

牌会就赶来了。笔者还遇到了一个从石家庄骑自行车来范庄庙会的中年人，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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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热情地介绍自己早上４点就起来骑车赶过来参加龙牌会，他也是从报纸上看到

有龙牌会才赶过 来 的。足 见 当 地 新 闻 媒 体 对 范 庄 庙 会 的 报 道，起 了 很 大 的 宣 传

作用。

听闻初二下午还有一家要过小龙牌会，下午２点半时笔者与其他观察者一同

赶往罗小锁家，见到一幅龙牌的神像，也是手绘的图，上仍然书 “天地三界十方

真宰龙之神位”。据 笔 者 向 罗 小 锁 了 解，他 是２００２年 的 轮 值 会 头，而 龙 牌 是 于

２００３年从他家移至庙中的，因为他认为龙牌治好了他的病，他 与 他 妻 子 认 为 家

中应该一直供奉龙牌。正巧那年将龙牌移至庙中，他就请人画了一幅神像留在家

中原先放龙牌的正堂，仿佛龙牌从未离开过。他妻子每天早晚给龙牌上香磕头，

从不间断。说小龙牌会是指会有唱经的人会过来他家，热闹一番。但是笔者赶得

不巧，因为唱经的人要在龙祖殿中办完事才能过来，不能定确切的时间。罗小锁

妻子称他的病是史兴彩治好的，以前人一直是昏沉神志不清，治疗后就像在天灵

盖揭了一层东西一样，一下子就清醒过来。

史兴彩是当地的灵媒式人物，是从外村嫁到范庄的，据说十几年前她有精神

病，但后来说是神给治好了。当地有个说法是 “不受磨，不成佛”，意指只有经

过磨炼才得获得真神的眷顾，这种观念与 《西游记》中的神佛观念较为一致。史

兴彩作为龙牌会的女会长，负责龙祖殿内的大小事务，包括供神、烧香、看香、

唱经等。她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因为她认为自己可以与龙神进行交流，可以为

人治病，也能准确地预知以后发生的事情，而她的预言和治疗确实又有成功的例

子，当地的信徒们便十分相信她。笔者在庙中考察时，也曾无意间听到两位大妈

的谈话，其中一位劝另一位前来求神的去找史兴彩，说别的人看不准。笔者与她

进行访谈时也谈到为罗小锁治病的事情，她显得有点紧张并嘱咐我不能用笔记下

来。她说她的本事是自学的，非常奇妙不可思议，说修行是无我之境，加上努力

才能获得佛法、佛 力。史 兴 彩 虽 然 不 识 字，但 她 却 能 背 诵 所 有 经 文。她 说 里 边

（指龙神）说话，别的人听不见也认识不到，只有她能听见。她说病分两种：一

种是虚病，另一种是实病。她说罗小锁的病是因为有两个 “虎子”① 寄在他身上

了，经过她的治疗，其中一个虎子修行去了，另一个被她用铁链锁到地牢了，所

以罗小锁的病就好了。听到这种说法，人们又自然会想到这是迷信，但无疑更可

能是因为心理慰藉的作用，病好了也是一种积极的结果。龙牌在当地始终扮演着

重要的整合作用，是当地人的心灵寄托。

初二的晚上有焰火表演，７时许就开始零散地放起了烟花，其中一种类似于

① 指类似于妖怪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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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炮的烟火，看起来像一条龙一样蜿蜒向天空飞去，颇像龙升空飞舞的样子。

到晚上８点时，人们慢慢聚齐，烟花放的频率逐渐加快，最后点燃用两根竹竿支

起来的条形烟火，像一个燃烧着的瀑布在夜空中泻下来，将烟火盛会推向一个高

潮。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主持人，人们自发地来，表演准时开始，等烟火落下帷幕

人们也渐渐散去。农村有自己的一套秩序规范，不需要谁去制定，大家以口相传

便是，已是约定俗成，没有人闹场，大家和和气气、开开心心地来看焰火表演。

初三这天与初二差不多，外村唱经的都会来庙里助兴，他们来的时候本村的

妇女们也会唱着经欢迎他们，唱的经文有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香客较初二这

天也少了许多，花会也少了。戏班的观众们也不如前两天，龙牌会的气氛慢慢淡

了下来。

初三这天由于人渐渐少了，庙会也基本谢幕。笔者采访了正在拆卸设备的小

商家，得知他们是专门赶庙会的人，他们熟知周围各地庙会的时间，哪有庙会他

们就跟着在哪摆摊，并以此为生。他们也认为龙牌会也没有以前热闹了，初一来

的，初三基本就没什么客人了。小型的游乐园也在一下午的时间撤东西走了，留

下一片空地。晚上和初二一样，也有烟火表演。

初四是 “落棚”的日子，因为龙牌本来就在殿里，不用再像之前那样迁回会

头家，就只剩下拆醮棚的工作，上午帮会的妇女们聚集在龙祖殿前用特定的纸叠

“元宝”，要叠许多袋子用于落棚和初六的 “圆坛”仪式。等上午的准备工作做好

之后，下午１点左右开始落棚，女人们在每个神案前点一炷香，烧一张纸钱，烧

的时候都要念 “达摩———阿弥陀佛”，之后再把香案上的供品都撤走。１：３０时女

人们在殿前烧一摊元宝，并围着火堆跪成一圈唱 “送神”的经文。

送　神

一送古佛去回宫　二送玉皇回天宫

三送三宫归本位　四送娘娘放光明

五送南海观音母　六送药王和药圣

七送北方真武祖　八送城隍归庙中

九送我佛归本位　十送全佛全回宫

一切佛祖送完具　剩下师父疗病症

求考龙神香一炷　香保合会得安宁

１：４０左右将小米做的糊糊抬到龙牌前供奉之后，人们抢 着 分 带 给 自 家 孩 子

去。再由负责神像的人指挥几个男人把神像按顺序收起来放入木箱。另外，男人

们把龙旗和横幅撤走，再把醮棚中的电线和灯泡拆下来之后把固定醮棚的铁丝拆

下来，不一会儿就把醮棚拆下来了。女人们则帮忙将原本放在醮棚桌子等物品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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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库房以待来 年 再 用，男 人 女 人 互 相 合 作，有 一 种 众 人 拾 柴 火 焰 高 的 气 势。之

后，有些女人干完活之后坐在库房旁唱起歌，扭起秧歌，很是高兴。帮会的人们

都是自愿来的，他们在一起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范庄的凝聚力，这也很好

地证实了刘其印老师所论述的龙牌会的凝聚力 （刘其印，１９９７）。

这天最后就是 “出水”的仪式了，由一辆拖拉机拉着元宝、供品到梨园里一

处空地，将元宝和裱纸烧了，将糊糊的供食放在道路两旁，并念叨着 “吃不饱这

有”，之后再把食物倒在路两旁。因为这是给孤魂野鬼烧的纸钱，就不再念 “达

摩”了，等仪式进行完之后，再搭着拖拉机回去。当这些人去 “出水”时，留在

殿里的人们必须一直跪在龙牌前，３：３０去 “出水”的人们回来，殿 里 的 人 听 到

响炮才站起来，回来的人再到龙祖殿磕头、唱经、烧元宝送神。

初五庙里也比较冷清，只有几个帮会人员，偶尔会有人过来上香祈愿。由于

看戏的人也少了，戏班也不再唱了。以前惯例是唱十场的戏，今年只唱了七场就

歇了。从龙牌会的仪式到庙会再到戏班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龙牌移到庙里之后

的热闹程度大大不如往年了。但也不能武断地认为这种现象只是因为龙祖殿的建

立引起的，其中也有其他因素影响。

初六早上庙里帮会的妇女们聚集到一起，按照惯例这天会有妇女来套娃娃，

但一般是来套男孩的，套女孩的特别少。这天上午来套娃娃的有三个人，都是想

套男孩，第一个女人的铜钱在龙牌上划了两三个来回之后挂上了，帮会的人告诉

他这娃娃来得不容易回去后要烧六炷香六张纸钱。第二个女人的铜钱在第一次就

贴上了并且贴得紧紧的，第三个女人的铜钱划了好几次却还是挂不上。帮会的妇

女告诉笔者，这是因为她平日不行善，龙神不给她娃娃，并说每年也都会有一些

套不上娃娃的女人。据说这个套娃娃特别灵验，会头刘增现家的儿媳妇前年套了

娃娃，来年就生了两胞胎男孩。河北经视台的王磊也是范庄当地人，他听父母说

他也是套娃娃套来的，在范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大概上午九点半左右，圆坛仪式开始，参加的人只有帮会的十几个妇女。先

将剩下的元宝香纸在殿前烧给龙神，之后在殿内给龙神唱经，这是整个龙牌会期

间唱经时间延续时间很长的一次。到此，整个龙牌会的仪式就结束了。初六这天

早上的时候，上任轮值会头刘英朝家搬出龙祖殿旁的小屋，在晚上之前新的轮值

会头史振珠家搬进来伺候龙牌。再到晚上八点时龙牌会的会头们一起开会，主要

的任务还是把一年的账报清楚，由此完成会头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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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将在 “家里过会”与在 “庙里过会”两部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其主要仪式

变迁是迎龙仪式的地点与 “挪神”仪式的变动。以前在家里过会时，会头的家是

地方的神圣中心，过会时人们必须虔诚地把龙神从会头家请到醮棚中，这才有了

迎龙仪式，其意在表示人们对龙神的尊敬与崇拜。而在庙里过会以后，庙成为了

固定的地方神圣中心，像２００７年笔者所见到的也是一种变迁的 “迎龙仪式”，把

龙牌从庙中抬出来在街上游行一番，之后又回到庙中，虽然热闹的目的达到了，

但仪式失去其原来的意义。而且２００７年也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才会有这样的

一个变迁了的迎龙仪式。

而事实上自２００３年 龙 牌 抬 入 庙 中 以 来，之 后 三 年 的 龙 牌 庙 会 期 间 都 没 有

“迎龙”仪式。可以看到龙牌 有 了 固 定 的 住 所 之 后 就 没 有 必 要 再 另 外 搭 设 醮 棚，

而是直接在以龙祖殿为正殿的基础上向北延伸搭建北二殿和北三殿，如此一来龙

牌也没有抬出的必 要 了。而 今 年 龙 牌 之 所 以 抬 出 据 会 头 说 是 因 为 受 了 县 里 的 重

视，说好好办以 便 申 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这 才 有 了 这 次 的 “迎 龙 仪 式”。

２００６年，范庄龙牌会刚申请成为河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 代 表，但 是 却 没 有 通

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查。因此，今年想把龙牌会办得成功一些以便通过

审查，顺利申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层因由，龙

牌是不会抬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颇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活动，除了热闹意

义不大，并且以后没有特殊原因的话龙牌也不会再抬出来了。从一个保存民俗的

角度来看，龙祖殿的建立使其一部分传统的仪式失去了作用而慢慢消失，在某种

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民俗文化的流失。

专家学者们也认为迎龙是龙牌会最重要的仪式，一般会在龙牌会前一天到达

范庄，大概呆到初二就离开了。村民们也普遍反映龙祖殿建成后，没有迎龙仪式

的龙牌会没有以前热闹了。而且政府方面也认为范庄龙牌会迎龙仪式的特色可以

吸引新闻媒体和民俗旅游者来到范庄，可以发展当地的经济和旅游业。但是对会

头来说，仪式的举 行 需 要 耗 费 大 量 的 人 力、物 力 和 财 力，既 然 龙 牌 有 了 固 定 的

家，就没有抬出抬进折腾的必要了。笔者与一些会头进行访谈时，他们都表示龙

祖殿建成以后，龙牌会的事务变得简便很多了，都十分喜欢在庙里过会的这种形

式。而且会长表示，以后如果没有上级指示，龙牌庙会时龙牌也不会抬出了。从

这可以看出，不同的群体从自身的角色出发对迎龙仪式的态度和认知都各不相同。

另外，在家里过会时还必不可少要 “挪神”，也就是初四将龙牌又从醮棚中



◎
中
国
乡
村
研
究

１３４　　

抬回上年轮值会头家，初六再从上年轮值会头家抬到下年轮值会头家。因为醮棚

必须在初四这天拆下，即落棚，但是龙牌庙会又没有完全结束，所有事务也并示

交接给下任会头，而醮棚又没有了，所以龙牌也只好又抬回上年轮值会头家。待

到初六龙牌庙会结束，会头间完成交接才方又把龙牌请到下任会头家。而在庙里

过会，龙牌有固定的住所，就完全可以省掉 “挪神”的这些程序，只需初六这天

让上一任会头从龙祖殿旁的小屋搬出，下一任会头搬进，这样新轮值的会头就接

过来侍候龙 牌，也 就 是 “挪 人”了。从 “挪 神”到 “挪 人”，也 是 从 “家”到

“庙”过程的主要表现，龙祖殿成为了供奉龙牌的神圣中心，只要对龙祖殿里的

龙牌进行祭拜。“挪神”的仪式需要表示人们对神的敬重，要有各种象征仪式来

表现这种崇拜。而 “挪人”就不一样了，尽管是轮值的会头，但他们也只是侍候

龙牌的人，可以说是龙牌的 “仆人”，对他们的交替就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仪式

了。总的来说，从家里过会到庙里过会的仪式变迁，可以用以下的表格表述：

表１　从家到庙的仪式变迁

家里过会 庙里过会

时间 事件 地点 事件 地点

一月三十 搭设醮棚 广场空地
以龙祖殿为

正殿搭醮棚
龙祖殿

二月初一 迎龙仪式
把龙牌从上任会

头家迎到醮棚
“迎龙仪式”

从龙祖殿

到龙祖殿

二月初二 龙牌正会 醮棚 龙牌正会 龙祖殿

二月初三 上香 醮棚 上香 龙祖殿

二月初四 “挪神”①、落棚
从醮棚到上

任会头家
落棚 龙祖殿

二月初六
“挪神”、套

娃娃、圆坛

从上任会头家

到下任会头家

“挪人”②、套

娃娃、圆坛
龙祖殿

　　从表１中可以看到，龙祖殿的修建使龙牌有了栖身之所，龙牌不用从一家会

头转往另一家了，因此，龙牌庙会期间的仪式也有了以上的诸多变化。就龙牌会

自身的发展而言，龙祖殿的建立使龙牌有了稳定的居所，不用每年从会头家挪进

挪出，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信仰中心。从表１中也可以看到，在家里过会时，随

着龙牌的不断移动，信仰中心也跟着转移，初一从上任会头家到醮棚，初四再从

①

②

“挪神”指将龙牌从一处移到另一处。
“挪人”指上一年轮值的会头搬出龙祖殿，新轮值的会头住进龙祖殿。



从

﹃
家
﹄
到

﹃
庙
﹄———

一
个
华
北
乡
村
庙
会
的
仪
式
变
迁

１３５　　

醮棚到上任会头家，初六才从上任会头家到下任会头家。经过一番复杂繁琐的程

序之后下任会头家的信仰中心才得以行成，即把家塑造成一个公共空间。此后人

们就会到新轮值会头家祭拜龙神，而这个会头的家也从一个私人的空间成为当地

的公共空间，但是 这 也 只 是 暂 时 的，一 年 之 后，他 的 家 又 会 恢 复 成 为 私 人 的 空

间。而在 庙 里 过 会，龙 牌 一 直 在 龙 祖 殿 里，有 了 固 定 的 信 仰 中 心。 “挪 神”到

“挪人”，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也是会头们想建龙祖殿的动机之一，通过仪

式的变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也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农民在得到政府承认的前

提下表达自己的方式。对会头来说，龙祖殿的建立使龙牌庙会得到公共领域的认

同的同时，也使仪式的举行变得更为简单方便。

范庄龙牌会无史料记载，凭口头传说以及会头世袭传承而得以保存。曾一度

在文化大革命时转为地下活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复兴，而又因为１９９１年刘其

印对龙牌会的青睐，将范庄龙牌上所书之 “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视为龙

崇拜的 “活化石”的体现，并提出龙文化的概念。随着刘其印引见的专家、学者

的增加，其发表的 论 文 以 及 每 年 在 范 庄 举 行 的 学 术 座 谈 会，使 得 龙 牌 会 的 精 英

们①获得的外界 信 息 不 断 增 加。因 此，专 家 学 者 成 为 了 龙 牌 会 与 外 界 沟 通 的 桥

梁，不管学者们从哪个方向研究范庄龙牌会，这些精英都会取其有益之处为己所

用，范庄今年新立的两块石碑上的碑文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龙祖殿前左侧石碑正面的龙祖殿记，与周虹文章中所描述的范庄龙牌会的由

来的文字相差无已，笔者也从会长史振珠处见到过这些学者所发表的文字资料。

尽管有许多学者强调这个传说很可能是附会而成的，但是精英们并不这么想，他

们认为将龙牌的地方信仰转化为一种公共的龙文化遗产可以使龙牌会得到更多的

国家认同，也能使龙牌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在会长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把范

庄龙牌会的勾龙传说一再宣传以强调龙牌会的 “正源血统”。左碑背面的功德碑

记，其书百元以上捐款者名字的目的意在将捐款的学者们包揽进来，达到宣传范

庄龙牌会影响力的目的。从这一点看，应该是会头从学者一方获得了他们所需要

的学术上的认同。

而右侧石碑是将龙祖殿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识，其背面的文字详细

记载了龙祖殿的建立以及龙牌会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这段文字很好

地体现了学者以及政府的外界力量介入使龙牌会得到政府的承认，并借博物馆之

名盖了龙祖殿。龙祖殿是标准的庙宇式建筑，但其正门两侧所挂的牌匾则是 “中

国赵州龙文化博物馆”和 “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龙祖殿里称得上与龙文化

① 主要指会长史振珠与几个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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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除了龙牌之外，就只有挂在墙上四周的 “历代龙图”的介绍图了。如此一

来，尽管与一般的博物馆不同，但是龙祖殿也算是具有了博物馆的作用了。高丙

中用 “双名制”① 很好地解释了双名制在龙牌会运用的文化技巧，并且表现在公

共事务领域成为一种政治艺术 （高丙中，２００６）。

在与刘其印谈话时，他提到称龙祖殿为庙必须慎言，因为盖殿的缘由是出自

于博物馆之名，但是把博物馆建成庙也是有违其初衷的。不过木已成舟也只能如

此，刘其印说盖博物馆是为了让龙牌有个地方可以存放，其意并不在建成一个享

受香火的信仰中心。但是，龙牌作为范庄的地方信仰是不可能让龙牌只作为龙文

化的标志物而存放在某处，其实从一开始建龙祖殿就无法避免其作为庙的作用。

笔者认为龙祖殿的双重性并不仅仅只在于其名称的两重性，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

种公共事物所具有的两种意涵：第一种意涵是范庄龙祖殿对政府而言是博物馆，

代表着龙文化遗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政府的认同，从一种地方信仰上升成

为一种公共领域的文化代表，也因此而获得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承认。第二种意涵

是对范庄村民而言龙祖殿是供奉龙牌的庙宇，承担着范庄村民的信仰寄托，因此

范庄村民们也并不拒绝龙文化观念的渗入。因此，龙祖殿的建成使政府、会头、

百姓三者都实现了各自的需求，龙祖殿也是这三方互相作用、互相协调的结果。

有龙祖殿的修建，才有了从 “家”到 “庙”的过程。 “家”是 一 种 家 庭 的、

内部的表征，而 “庙”是公共的、外部的表征。从家到庙，也是龙牌会从地方信

仰向公共事 物———龙 文 化 遗 产 发 展 的 过 程。２００７年 并 不 是 龙 牌 会 从 “家”到

“庙”发展的终点，而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地方精英的领导下，龙牌

会将继续向前发展。而在普遍意义上来说，因为有地方空间的存在，如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认同、发展旅游业等，在获得政府的承认的前提下，中国各地的寺庙和

宗祠复兴也正走在这样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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